
□陈猛猛

多年后的一天，无意中在电脑前浏
览网页，翻看到了它的名字和照片，才
猛然醒悟：原来它就是益母草呀！那些
有关益母草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二十
多年前。

益母草，这是多好听的名字呀！一
种对全天下母亲有益的草，有这样的效
果着实难能可贵。一直以为益母草离我
很远，可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
林，或是在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环
境中充分吸收了天地灵气、日月精
华，然后成长起来，成为疗治苦难而
又坚强的千千万万母亲的一味中药。益
母草，我也在脑海中无数次浮现这样的
场景：一位整日辛勤劳累的母亲一病
不起，请了好多大夫都看不好，孝顺
的儿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寻得传说中
的益母草，赶快带回家洗净熬成汤
药，然后毕恭毕敬地端到母亲的床
前。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母亲
的病神奇般好了。这应该就是益母草的
功效。

实际上，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桐树园
里和寨墙斜坡上长着大片的益母草。只
是不知道它的学名，偶尔提到它的时
候，也只是说“那种长得很高的草”。

村里人统一将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
作物以外的植物称为草。我们这些在乡
间疯长又淘气的孩童，时常在益母草棵
子里来回追着跑着嬉闹。它们大多数时
间成片的出现，夏天还会开出白色的小
花来，一簇一簇的。因为数量多，也成
了气候，远远望去，犹如天空飘着的
洁白云彩。蜜蜂和蝴蝶在益母草嘴唇
般的花瓣上辛勤忙碌，有一段时间，
孩子们经常在长得很高的益母草花瓣
上捉蜜蜂，但大部分时候，蜜蜂逃脱
了，有时候还会被蜇。蜜蜂没有捉到几
只，却让益母草饱受折腾，弄得东倒西
歪，有的茎还被折断，可坚强的益母草
很快又挺直了身子，重新萌生出新的一
茬，一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的样子。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诗经》
里称益母草叫“蓷”。作为中草药的益
母草，《本草纲目》 中记载它对妇女有
益神明目的功效，当下也有不少人常用
益母草来做妇女病治疗调养的药物。

《诗经》 中写到益母草，可见两千多年
前，它就与妇女关系极为密切。提起它
来，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妇女的婚
嫁、生育、夫妻、家庭。生命力无比顽
强的益母草，即使长在瘠贫的山谷中，
它也能冲破重重阻力，发出绿叶青枝、

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试想，一个遥远
的夏日午后，在充满生机的田野上，几
个聪慧、勤劳的女子，挎着竹篮，于
百草中娴熟地采摘开着白花的益母
草，不远处，悠扬的民歌随风飘过翠
绿的草丛，这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
卷。

益母草，朴实无华、予人很多，需
要的却极少，只要有非常少的雨露便可
以生长。你是一株神奇的草药，专为疗
救终生操劳的母亲而生……于无声处，
你默默地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平静与闲
淡，辛勤付出，从不索求什么，这不也
是中华母亲高尚的品格吗？

益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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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 季季

头顶上的云层
头顶着雨水行走
满树的叶就要黄了
我总是难掩忧伤
像离家多年的浪子
雨中买醉
雨零落，又返回
像拾取散落的影子
一场秋雨，一场别离
微苦，薄凉
雨斜斜地落着
花朵和小鸟踪影全无
一些雨已经下过
一些雨还在路上

悲歌

秋风起了
落叶频频跌入了水中
白露为霜，铺展无边
季节已凉到了腰间

秋风起了
一些草已经开始枯黄
我想抚摸每一棵小草
哭它们无辜的一生
蓝天空旷遥远
忧伤的蓝啊
铺展无边

我在人群中沉默地走着
依旧荒芜多年
这些个，千生万生
经筒一样旋转

“僧众啊，究竟是何物
竟自在燃烧”

异乡书

我爱着这北雁南飞的季节
那些雁子双翅沾满异乡的雨水
匆匆飞往归途
还有那些趴在车窗上
对着陌生的风景发呆的归人
风摇着扇子
把落叶一片片送回老家

心早已病倒
乡愁是有毒的
我被毒害着
不知不觉，无从抵抗

同一片大地上同一片大地上
交错着多少没有尽头的路交错着多少没有尽头的路
错过的路可以折回错过的路可以折回
错过的人一再回首错过的人一再回首
错过的事再不会发生错过的事再不会发生

秋雨十四行秋雨十四行
（（外二首外二首））

随笔随笔··往日情怀往日情怀

诗歌诗歌··紫陌红尘紫陌红尘

随笔随笔··乡村纪事乡村纪事

□宋守业

前不久，我受朋友之邀去了他开办
的农庄，在那里体验两天淳朴的农家生
活。每天主人都是做一些粗茶淡饭，而
且所用的碗筷、盘子等餐具也都很粗
犷，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的生
活画面，那一个个粗瓷大碗，还有那热
闹有趣的农家饭场就像一杯杯陈年的老
酒令我陶醉不已。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的老家，
几乎家家都有几个粗瓷大碗，那时候我
们把它们叫作海碗。海碗不像瓷器那样
精致细腻，好似一个小盆，制作粗糙，
碗深口大，看起来特别笨重，多为黑色
和棕黄色，碗底一般不上釉子，使得原
本就不精致的它，更显示出了原有泥土
的亲和力，透露着一种朴实和憨厚，用
这样的大碗吃饭很实在，往往一碗就能
吃饱。

至于那时候人们为什么都爱用大海
碗吃饭，还真没有听老辈人说出过具体
的原因，但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因
素在里面，那就是赶饭场。过去老家人
吃饭喜欢赶饭场。饭场一般离家较远，
近的有十几米、几十米，远的有一里多
地，要是碗小，走不到饭场就可能会把
饭吃完，那就不能很好地去饭场凑热闹
了。而用了大海碗盛饭，就不用担心这
个问题了。再说，饭场里话题多，气氛
热烈，若话题至高潮处没了饭菜，岂不
减少了许多兴致。

说了大海碗后，就不得不说说与之

相关的农村饭场了。所谓饭场，顾名思
义它就是个吃饭的场所。那时候，农村
的饭场一般处在开阔地带或在街口。夏
天多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冬天多在背
风向阳的墙根旁。它是自发形成的，没
有特殊原因，饭场的地点轻易不会改
变。饭场里的成员、人数不限，成员越
多越热闹。只要想加入饭场，不需要任
何人批准，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

每天“饭时”一到，人们不分男女
老少，一手端着盛了面条或稀饭的大海
碗，一手拿着馍，有的还在腋下夹着筷
子和几棵大葱，三五成群，陆陆续续涌
到饭场，或背靠墙根，或倚树而蹲，或
将鞋一脱，坐到鞋上，因陋就简地凑在
一起。手中的馍不小心掉地上了，捡起
来吹一吹，继续吃——最多也就是把馍
皮揭了，扔给在饭场里四处觅食的鸡或
狗。筷子掉地上了，拾起来往碗沿儿上
敲两下，或者在衣裳上蹭一蹭，就继续
用。有时候微风吹过，碗里会吹进来树
叶或草根，直接用筷子往外一挑，根本
不耽误吃饭聊天。

饭场里吃得最高兴的是小孩子们。
饭是人家的好，哪怕是一模一样的饭
菜，孩子们偏偏爱吃别家的。这边跑
跑——“大妈我想吃面条！”那边溜
溜——“二婶我想喝稀饭！”于是，大
妈、二婶就慌着把碗里的饭菜分享给孩
子们。今天吃点你家的，明天吃点他家
的，大多小孩子们就在吃着“百家饭”
中一天天长大起来。

在饭场上，人们除了吃饭，谈天说

地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每一个人
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听众，家里
的、地里的，自己家的、别人家的，新
鲜事，老陈事，什么都可以说。昨天谁
家有这事了，今天谁家又有那事了，东
村的谁家女儿出嫁了，西村谁家的儿子
相亲了，前村谁去世了，北庄谁家生娃
娃了，真是无所不谈。

饭场中，不分贵贱、不论长幼，更
谈不上什么男尊女卑。用当时老家的话
说，叫“吃饭场上无大小”。农村人爱
热闹，小青年跟叫嫂子的胡乱开玩笑是
常有的事，尤其是那些远门的叔嫂之
间，见了面不打几句情、骂几句俏，似
乎说不过去，谁骂得鲜、说得巧，便显
示出谁的能耐大。只是苦了那些平时少
言寡语的老实人，总会成为大家逗乐的
对象。

早上和中午的饭场，一般时间较
短，而晚上则会延长很多。尤其夏天的
晚上，酷热难耐，谁也不会那么早地回
家睡觉，往往可以看到吃过了晚饭的男
人们，先是让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把饭
碗端回家，而自己则点燃一支烟继续
留在饭场与别人神吹瞎侃，常常一侃
就是大半宿，直侃到一个个呵欠连
连，才会伸着懒腰，意犹未尽地各自回
家去，一天时间就在月光的挥洒下结
束。

好怀念过去的那些大海碗，还有那
洋溢着欢乐气息的农村饭场，因为大海
碗里装满了岁月流长，饭场里荡漾着乡
情深深，让人永远难忘。

海碗与饭场


